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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楚乐舞的艺术特征

杨名

(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,湖北 荆州434023)

  摘 要:对楚乐舞的研究,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特点。楚乐舞对中原乐舞既有继承又

有新变,显得激昂狂放,富有感染力;同时,楚乐舞又显得飘渺隽逸,强调动作的韧性,又有柔中带刚

之美;楚乐舞注重典型性造型,提升了乐舞的视觉效果,具有极高的艺术性。楚乐舞艺术特征的形

成,与楚地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。楚地方音的特点使楚乐舞节奏急促、动作激越;丝织技术的

发达使楚乐舞又有了飘逸之美;道家精神的显扬是楚乐舞浪漫主义精神形成的根本原因,而祭祀巫

风的繁盛和多水的地理环境,也对其浪漫的艺术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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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楚乐舞是中国古代乐舞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,

它既受到中原乐舞的影响,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。

较之后者,楚乐舞更注重艺术性和抒情性,更具有

视、听审美价值。研究楚乐舞的艺术特征,分析其社

会背景及形成原因,有利于了解楚乐舞文化的发展历

程和传承情况,厘清其与政治、经济及文学的关系。

  一、楚乐舞的概念界定

目前来看,楚乐舞的概念还不够明晰。有的学

者认为先秦楚国乐舞就是楚乐舞,但楚国灭亡后楚

乐舞仍在,因此这种理解是有弊端的;有的学者以汉

代乐舞资料作为楚乐舞研究的论据,这一做法虽有

一定道理,但若由此将汉乐舞与楚乐舞等同则显武

断。因此,在研究楚乐舞的艺术特征之前,我们有必

要弄清楚楚乐舞的概念。楚乐舞作为一种文化产

物,其内容即具有复杂性。

首先,楚国统治范围内的乐舞并不能全部归为

楚乐舞。楚国疆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,而文化的发

展较之地缘关系的变化则具有滞后性。自西周初年

成王封楚以来,楚国历代君主开疆拓土,其极盛时期

疆域已至两湖、重庆、贵州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西、江浙地

区,是战国后期疆域最广的国家,但并不能由此将楚

国疆域范围之内的乐舞皆视为楚乐舞。一方面,在
战争中被楚国兼并的它国领土,之前早已形成了自

己的地域文化,当地乐舞与楚乐舞自然是有区别的;

另一方面,楚国疆域辽阔,边疆地区一般较为偏远,

与楚国中心地区交流不便,即使已长期归属楚国,但

亦有自己特定的语言和文化习俗。[1](P81)因此,这些

地区的乐舞艺术特征及文化背景与楚乐舞不同。

其次,楚国疆域之外有些地区的乐舞与楚乐舞

有着密切联系。江汉流域为楚国疆域的核心区

域。[2](P6)这一区域的文化对楚国周边文化产生重要

影响的同时,也受到周边文化的逐渐渗透。以楚国

西部为例:巴国与楚国毗邻,两国之间多次结盟,同
时亦持续战争,双方的乐舞文化也随之碰撞交融。

如重庆涪陵小田溪巴王墓群中出土的14枚青铜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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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,其形制特点与年代更早的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

楚墓的编钟几乎相同,显示出楚文化对巴文化的影

响。[3](P332)同样,巴人的典型乐器錞于在两湖楚文化

区也时有发现,可见巴文化对楚文化的渗透。因此,
对楚乐舞文化的研究,既要考虑到核心地区乐舞文

化的特异性,也要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,不同地区

乐舞文化的趋同性。
再则,楚乐舞与汉乐舞不可等同,但二者却有紧

密的联系。从文化发展来看,汉文化与楚文化一脉

相承,尤其是乐舞艺术方面,无论是艺术形态、乐器、
服饰道具,还是名称、曲目上,汉代乐舞都与楚乐舞

有着明显的因袭关系。因此对楚乐舞的研究应当与

汉乐舞研究结合起来,然而汉代乐舞毕竟是对楚乐

舞的传承与发展,尤其在竞技方面具有自己的鲜明

特色,因此直接将汉乐舞等同于楚乐舞是不准确的。
最后,汉代以后的荆楚地区乐舞文化是楚乐舞

的重要部分。楚国灭亡后,它曾统治的主要区域仍

被称为“荆楚”,包括湖北及其周边的广大地区。汉

代之后,南北民族文化呈融合之势,随着南北交流的

频繁,北方胡乐对中原乐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,至唐

代极盛。但长江流域的荆楚地区处于中国腹地,其
乐舞文化较黄河流域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更小,仍
保持着对先秦楚乐舞的延续性。因此,对南北朝及

以后荆楚地区乐舞文化的研究,也是楚乐舞研究的

重要部分。
综上所述,对楚乐舞的概念可作如下界定:所谓

楚乐舞,是先秦时期楚国核心区域的乐舞、受到楚文

化影响并体现楚文化特色的周边地区的乐舞以及汉

代承继于楚的乐舞,还包括汉代之后荆楚地区的乐

舞。根据这四部分内容,对楚乐舞的研究也应该包

括如下几方面:对先秦楚国统治的江汉地区乐舞文

化主流特征的研究;对楚国边境及境外邻近地区乐

舞文化与楚文化差异性、相似性的研究;对汉代乐舞

中楚文化元素的研究;对汉代之后荆楚地区乐舞文

化特异性的研究等。对楚乐舞的研究,应该具有历

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特点。

  二、楚乐舞的艺术特征

楚乐舞源于中原华夏族,结合了南北之长,既有

中原华夏乐舞的理性典雅,亦有南方蛮族乐舞的激

越活力。先秦时期的楚乐舞源自中原乐舞,八音谐

奏,钟鼓和鸣。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,楚乐舞在中

原华夏乐舞的基础上有所创新,呈现出兼收并蓄而

又自成体系的独特艺术风貌。

其一,楚乐舞具有激昂狂放的特点,打破了中原

传统乐舞的平典舒缓,乐调高亢优美,动作急促轻快。
《礼记·乐记》云:“宫为君,商为臣,角为民,徵为事,
羽为物,五者不乱,则无怗懘之音也。”[4](P84~85)中原雅

乐正是在这一乐理思想指导下,五声平和,典重雍

容,但节奏过于缓慢,因此魏文侯有“端冕而听古乐

则唯恐卧”[4](P102)之感。但楚乐舞在节奏乐调方面与

中原传统雅乐有很大区别。《楚辞·招魂》对楚国宫

廷乐舞有如下描写:“肴羞未通,女乐罗些。陈钟按

鼓,造新歌些;涉江采菱,发扬荷些;……二八齐容,起
郑舞些;衽若交竿,抚案下些;竽瑟狂会,搷鸣鼔些;宫
庭震惊,发激楚些;吴歈蔡讴,奏大吕些;……激楚之

结,独秀先些。”[5](P265~266)这段文字描写了一场声乐狂

欢,“陈钟按鼓,造新歌些”,说明演奏的并非传统的

《韶》《武》之曲,而是以楚音为基础创作的新歌;“竽
瑟狂会,搷鸣鼓些”,可见乐曲激烈,鼓声震耳;“宫庭

震惊”之句,表明此时宴会已达到高潮。当然,《招
魂》对乐舞欢宴的描写多夸张成分,它极力铺陈楚国

宫廷的奢华以吸引灵魂回归,故不能将其与现实生

活一一对应。但诗中并未以《箫韶》之乐招魂,而是

招之以激昂狂放的宴乐,体现出楚人对声色之乐的

肯定与赞美。楚乐舞更重气势,更为狂放,感染力更

强,艺术成就也更高。
其二,楚乐舞飘渺隽逸,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视觉

效果。楚乐舞节奏迅疾,动作激烈,但绝不生硬,而
是给人隽逸轻盈之感。《九歌》中对乐舞动作的描写

凸显了这一特征。如《东君》曰:“翾飞兮翠曾,展诗

兮会舞”,王逸对这二句的注解为:“言巫舞工巧,身
体翾然若飞,似翠鸟之举也。”[5](P93)“翾”是鸟儿小飞

之态,“曾”也可解释为飞,《东君》中的这两句,正是

以鸟飞喻巫女舞态,足见其飘逸。又如在《东皇太

一》中有“灵偃蹇兮姣服,芳菲菲兮满堂”之句,《云中

君》中也有“灵连蜷兮既留,烂昭昭兮未央”的描写。
这两处诗句中的“灵”,是扮为鬼神的巫。“灵”之舞

态是“偃蹇”“连蜷”的。“偃蹇”“连蜷”,是宛转委曲

之貌,表现巫舞动作柔美,又颇有柔中带刚的美感。
这种舞姿的描写展现出楚舞的强大个性张力和艺术

水平,其与“进旅退旅,和正以广”[4](P103)的中原古乐

是大不相同的。
其三,楚乐舞对典型性造型的塑造,使其具有极

高的艺术价值。楚乐舞是传统乐舞艺术的佼佼者,
它的飘逸柔美、矫捷秀逸,正是通过轻灵的动作配合

典型性艺术造型来呈现的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楚

舞造型是手袖“S”形造型、翘袖折腰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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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长袖塑型是楚舞的常用艺术手段。楚地丝织

技术发达,战国时期舞女们常常身着轻盈舞服,舒卷

长长的舞袖从容而舞。值得注意的是,中原雅乐中

的《人舞》也是以手袖而舞,但衣袖并不纤长,表现了

乐舞的庄严肃穆。楚舞中的长袖将手臂舞姿进一步

夸大,舞蹈塑型被强化,纤柔的衣袖更增加了舞姿的

飘逸美感。楚地出土的舞蹈文物中大多数呈长袖的

形象,如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织锦上绘有一对舞人,
他们双臂高举过头顶,衣袖向脑后反甩,形成完全对

称的长袖反拂的造型,见图1。

图1 战国织锦舞人[6](P45)

楚舞的典型造型并不仅在于双袖反拂,更在于

手袖“S”型弧度的展现。舞者“运用臂的含蓄力量

将长袖横甩过头部,在头顶之上形成一个弧形;在此

同时,另一臂反方向将袖从体前(或体后)甩过髀间。
这样,两袖形成一个弯曲度很大的‘S’形,身躯的出

臀也同时开成一个弯曲度较少的‘S’形,两个‘S’形
套在一起,形成一个极优美的塑型”[7](P32)。臂、腰、
臀所形成的“三道弯”造型正体现出楚舞“偃蹇”“连
蜷”的美感。安徽临泉县出土的战国玉舞人,恰是一

袖后举,一袖前甩,抵骻出臀,塑造出典型的“三道

弯”造型,见图2。楚舞的长袖动作与舞蹈的急促激

烈是相关的。长袖反卷(反甩)看似轻柔,却需极大

的力量才能将长袖甩过头顶,并在脑后形成舒卷之

势,这一舞蹈造型又是楚乐舞柔中带刚的体现。

  楚舞的另一典型造型为“折腰”。关于“折腰”的
动作,先秦文献中少有记载,只有晋代葛洪《西京杂

记》曰:“高 帝 戚 夫 人,…… 善 为 翘 袖 折 腰 之

舞。”[8](P2)可见折腰的动作往往与舞袖相伴。汉高

祖刘邦与其宠姬戚夫人欲立如意(戚夫人之子)为太

子不成,“戚夫人泣,上曰:‘为我楚舞,吾为若楚

图2 安徽临泉战国玉舞人[6](P46)

歌’。”[9](P459)戚夫人作为山东定陶人,为高祖楚舞,
说明楚舞是汉代舞蹈的主流,“翘袖折腰”的舞姿,很
可能是由楚舞的典型腰部动作加以变化而来。舞蹈

史学家彭松先生认为,折腰“不是我们通常所见的

‘下腰’(向后弯),而是折弯腰作九十度角,两上臂平

抬,两臂与折下的上身平行,两袖平飞翘起,舞人的

面孔向前”[10](P76)。在先秦及汉代的文献资料中,有
不少对楚舞腰部动作及舞女纤腰之美的描写,如“小
腰秀颈,若鲜卑只”(屈原《大招》)[5](P278),“振飞胡以

舞长袖,袅细腰以务抑扬”(崔骃《七依》)[11](P455)等。
这些描写皆表现出楚人“好细腰”的审美风尚。因

此,在楚地出土的乐舞图、乐舞俑中,多有纤腰长袖

的舞女。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的战国彩绘瑟上的乐舞

图虽然残缺不全,但其中一位舞女纤腰长袖,腰部弯

折,约略可见是“翘袖折腰”的形象,见图3。
在当代楚舞的编排与复现中,由舞蹈家孙颖先

生编排、北京舞蹈学院表演的三人舞《楚腰》无疑是

精品,见图4。舞蹈以楚地巫祀仪式为背景,展现出

三位女巫的动人舞姿。其中大量出现的“折腰”“弓
腰”动作,强化了腰肢的美感,突出了楚舞的塑型。
此外,2013年湖北职业艺术学院编排的大型古典舞

《激楚》亦依托楚地巫祀活动,诠释了楚舞的激昂热

烈,尤其是舞蹈尾声时,群巫的“折腰”动作展现了楚

舞的恣肆激情与柔韧之美,见图5。正如乐舞史论

家袁禾女士所言:“细腰长袖的舞蹈形态与风格,实
际上就是‘楚舞’的形态与风格。”[12](P46)

其四,楚乐舞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。李泽

厚先生曾指出,楚汉浪漫主义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之

后,并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又一伟大艺术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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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。[13](P70)楚地的文学艺术是浪漫主义的,在乐舞方 面亦是如此,这与中原的理性精神有明显区别。

图3 河南信阳楚墓彩绘漆瑟图[6](P35)

图4 舞蹈《楚腰》

图5 舞蹈《激楚》

  
楚乐舞的曲调、动作具有抽象而表意宏阔的特

点,这正是浪漫精神的体现。现存的文学作品多描

写楚乐舞的空灵飘渺、激昂柔韧,却鲜有提及楚乐的

曲调、楚舞的具体动作,因为楚乐舞带给人的是充满

想象的心灵感受,而并非舞蹈动作的直观刺激。例如

楚辞《招魂》中仅是通过“宫庭震惊,发激楚些”烘托乐

舞的动人心魄;汉代傅毅《舞赋》中称“《激楚》《结风》
《阳阿》之舞,材人之穷观,天下之至妙”[14](P563),但其

舞的描写也仅是一系列抽象的比喻。因此,楚乐舞

更注重的是气势、氛围带给人的联想,具有抽象而写

意的特点。这种写意的内涵远远超过对动作的描

摹,充分展示出楚舞的塑型带来的不确指性与非具

象性。因此,楚乐舞具有浪漫主义的审美特征。
另外,在为乐舞伴奏的乐器中,也展现出楚人的

丰富想象力和浪漫思维。如楚地著名的虎座鸟架鼓

便将虎与鸟变形夸张,凤鸟轩昂而魁伟,虎则委顿而

渺小;曾侯乙墓出土的鹿角立鹤悬鼓架,凤鸟舒展双

翅,背上又生鹿角;楚地出土的乐器上图案纷陈,既
有诡谲的禽兽,又有流动的云气……这些看似荒诞

离奇的想象正体现出楚人源源不断的艺术活力。
曾侯乙墓出土的鸳鸯漆盒上的建鼓舞图鲜明地

展现了楚乐舞的浪漫特征,见图6。曾国本为“汉阳

诸姬”之一 [15](P195),但在对楚国的长期依属中,其文

化也受到楚文化的浸染。建鼓是以建木贯穿于其中

的立形大鼓,下有鼓座,常为龙、虎等兽形。据范文

南先生考证,建木是一种竖立、树形、有叶无枝的通

天神树,位于昆仑山之上。昆仑山自古是世人追求

不死、长生的升仙之地,到达昆仑山必须经过“天
门”,而“建木”则起到了阶梯的作用。[16]因此,建鼓

作为乐器,本身即体现出人们祈求永生的祭祀功用。
从图中右侧的击鼓者来看,似兽非人,形如直立的鸟

类或鹿类,头戴高冠,冠有翎羽,正以前臂击鼓。建

鼓左面立有一高大的配剑舞者,也是头戴高冠,挥动

长袖应节而舞。这一乐舞图明显运用了艺术夸张的

手法将人物变形,并结合不同动植物的形象,表现出

乐舞表演的巫祭涵义。这一艺术形象与其说是绘画

手法上的夸张,不如说是乐舞表演的艺术效果给人

们的浪漫想象。巫师敲击建鼓并随节奏舞蹈,试图

以建鼓与天地沟通,在观者的眼中,他们的形象也被

抽象化了。

  三、楚乐舞艺术特征的成因

楚乐舞艺术特征的形成与楚地特殊的历史文化

背景有关。楚地方音的特点影响到乐歌的节奏,与
之相伴的舞蹈也显得激昂狂放;发达的丝织技术使

楚乐舞超尘脱俗的轻盈隽逸成为可能;楚乐舞的浪

漫主义风格,更是与道家精神、祭祀巫风和地理环境

有密切的联系。
首先,楚乐舞呈现出激昂狂放的特点,与楚音楚

声的节奏急促是分不开的。宋代黄伯思《校定􀎮楚
辞􀎯序》曰:“盖屈、宋诸骚,皆书楚语,作楚声,纪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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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6 曾侯乙墓鸳鸯盒建鼓舞图[17](P292)

地,名楚物。故可谓之‘楚词’。”[18](P179)楚辞是楚文

化的结晶,其语言是楚音方言的代表,体现出语音短

暂、节促急促的特点。楚辞语句中的“兮”字,起到了

点断音节、断开语音的作用。正如李炳海所言:“楚
辞的语气词放在每个单句的中间,因为一句话尚未

表达完整,所以语气词只能起短暂的停顿作用,而不

会拖得过长。语气词置于偶句结构第一句或第二句

末尾,声调固然要延长,但是,由于不是每个单句末

尾都用语气词,而是隔句出现一次,这样一来,和《诗
经》某些作品每个单句结尾都有语气词相比,延长声

调的机会就减少一半。”[19]相对于中原乐歌,以楚地

方言为基础的楚辞,在演唱时声调相对短暂,节奏也

较为急促,这也是楚地乐歌的重要特点。楚乐音调

急促,与之相伴的楚舞也显得动作激烈。《楚辞·招

魂》曰:“宫庭震惊,发激楚些”,按照郭璞的说法,《激
楚》为楚歌曲名。《楚辞补注》引李善言曰:“楚地风

气既自漂疾,然歌乐者犹复依激结之急风为节,其乐

促迅哀切也。”[5](P265)这里是将楚人的性格与楚地的

山水特征联系起来。《管子·水地》亦曰:“楚之水淖

弱而清,故其民轻果而贼。”[20](P289)以水性解说民性

当然并不科学,但楚人性格剽疾的说法却是人们公

认的。很可能正是楚地的山险水急孕育了楚人轻疾

果敢的性格,更影响了楚音楚声的节奏,反映在乐舞

之中,便体现为激昂狂放的艺术特征。
再则,楚国发达的丝织业也有利于乐舞艺术的

发展,轻软华丽的舞服使楚舞具有隽逸轻盈的审美

效果。湖湘地区自古是丝织品的重要产地,从现有

考古发现来看,春秋战国时期楚墓中的丝织品体现

出楚国丝织工艺的高度水平。尤其是湖北省荆州市

(原江陵县)马山砖瓦厂一号墓出土的一件龙凤虎纹

绣罗衣,质地稀疏薄如蝉翼,如今的复制品根本无法

与之相比,见图7。楚国的纱罗织物作为乐舞服饰

和道具,为楚乐舞艺术追求轻盈柔美的审美效果提

供了可能。许多描写楚舞的诗文皆着重描绘了乐舞

服饰的华丽轻柔,如“青云衣兮白霓裳”(《九歌·东

君》)[5](P93),“被文服纤”(《楚辞·招魂》)[5](P264),“罗
衣从风,长袖交横”(傅毅《舞赋》)[11](P760)等。可以想

象,楚舞表演时,舞者罗衣蹁跹、体轻欲飞,令人叹为

观止,留恋不舍。

图7 楚国龙凤虎纹绣罗

最后,楚乐舞浪漫主义特征的形成,与先秦道家

浪漫主义精神的影响、楚地巫祭之风的繁盛以及楚

地多水的地理环境皆有关联。
楚乐舞的浪漫主义特征是十分复杂的,其根本

原因在于先秦道家浪漫主义精神的极大显扬。先秦

乐舞常被赋予沟通人神的功能,与天地、人事共通,
使其具有了解释各种道德、政治和自然现象的能力,
也使乐舞的产生与存在带有浪漫主义色彩。然而,
经过儒家礼乐观的阐释,乐舞逐渐失去了其中的原

生浪漫主义意蕴。正如《乐记·乐本》所言:“治世之

音安以乐,其政和;乱世之音怨以怒,其政乖;亡国之

音哀以思,其民困。声音之道,与政通矣。”[4](P84)“乐
与政通”的论断无限放大了乐舞的神性,神性与人性

之间的浪漫主义联想被切断,舞蹈内容与社会生活

直接对应,最终使乐舞反而显现为完全的理性。
道家则更多保留了原生浪漫主义思维。“道家

思想被称为中国原生浪漫主义的美学基础,主要在

于道家思想相对于被喻为现实主义儒家美学思想而

言,被喻为浪漫主义。”[21]老子《道德经》曰:“大音希

声,大象无形”。[22](P153)这种美学观念源于道家对自

然的崇尚,其中“有”与“无”的对应及转化关系本身即

蕴含着浪漫主义的美学思想。《庄子·天道》亦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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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与人和者,谓之人乐;与天和者,谓之天乐”[23](P67),这
种天乐观充分体现了庄子对自然的崇尚和对自由的

追求,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。楚地是道家的发祥

地[24](P279),老庄哲学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在楚文化中

得到充分的展现,这也使楚乐舞更多地保留了浪漫

主义的风格。
楚地浓厚的神话色彩和巫祭之风,是楚乐舞浪

漫主义风格形成的直接原因。楚人重巫淫祀,乐舞

是巫祭活动的重要内容。许多楚乐舞的表现内容是

神仙世界,现实生活在其中被抽象和写意化了。巫

祭本是借助想象以某种载体沟通天人的活动,而楚

地的巫祭乐舞中的神灵又常被赋予了人的情感和神

貌。楚辞中的《九歌》《九辩》二章,据传是上古神话

中的天乐。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记载:“西南海之

外,赤水之南,流沙之西,有人珥两青蛇,乘两龙,名
曰夏后开(启)。开上三嫔于天,得《九辩》与《九歌》
以下。”[25](P111)这段记载表明,《九歌》《九辩》本是夏

启由上天获得,而且从“开(启)上三嫔于天”可知,楚
地祭祀之巫多为美女,以起到取悦天帝、沟通神人的

作用。因此,在许多楚乐舞中,舞女亦是女巫身份。
这一神话背景使楚地乐舞并不追求“乐与天地同和”
的平和雍容,而更乐于展现舞女的美色,楚地乐舞中

便多了神人恋爱的内容,具有动人心魄的浪漫情韵。
楚乐舞的动作还体现出楚人对水的深厚情感和

浪漫模仿。楚地多水,水流浩瀚给楚人以归属之感、
乡土之情。因此在《楚辞》中常有对水的描写。如

《离骚》曰:“路不周以左转兮,指西海以为期”[5](P60),
可见不周山并非诗人所追慕,而西海才是他的归属。
而在《九歌》中,湘君、湘夫人、河伯三位水神的情感

则显得最为生动感人。宋玉《高唐赋》中对巫峡激流

的描写,气势磅礴、意境深远,而对巫山神女的居所,
更是以“旦为朝云,暮为行雨”[26](P610)来形容,给人烟

波浩淼的神秘之美。刘师培曾言:“大抵北方之地,
土厚水深,民生其间,多尚实际。南方之地,水势浩

洋,民生其际,多尚虚无。”[27](P252)这一论述也可以用

以形容楚乐舞的艺术特征。楚国地形复杂,既有平

川潺湲,也有险流沟壑。因此,楚舞动作时而迅疾如

飞瀑湍流,时而轻柔如细流涓涓,符合了楚舞既急促

激烈又飘逸柔韧的特点。楚舞细腰长袖的动作体现

出楚人对水的写意与摹仿,手袖的“S”形曲线的塑

型表现出水的回环流荡,这种曲线形态和流畅回环

之美都是楚乐舞对水元素的使用和表现。

总之,楚乐舞是中国传统乐舞艺术的佼佼者。
楚乐舞艺术性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:楚乐舞较中原

传统乐舞更为优美轻快,具有更强的艺术感染力;楚
乐舞飘渺隽逸,强调动作的韧性,对手袖“S”形造型

及折腰等舞蹈塑型的呈现,也使其具有高度的特异

性,对后世的乐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;楚乐舞具有鲜

明的浪漫主义特征,这是其与中原乐舞的最大区别,
它强调的是想象空间的构筑、神灵世界的呈现,更是

表达了对水乡故土的深厚感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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